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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叫地沟油，或名“泔
水油”。我的出身不大光
彩，因为我出于厨余，生于
阴沟，不见天日，污垢混
杂。我本来面目不堪入目，
黑腻腻，臭烘烘。但是，各
位对我的了解，可能是只
知其一，不知其二。狭义的
地沟油是指餐馆、宾馆厨
房在烹饪的过程中废弃的
油脂，即大部分人生活中
常见的，被“两个桶，
一个勺的人”，从“下
水道”所捞出来的
油脂；我还有一位
同宗兄弟，名叫“老
油”，是指经过多次
煎炸，或长时间、反
复使用的油。但是，
老油的卖相和成
色，要比“泔水油”好
看得多，因而更受
油老板的青睐。

我从阴沟洞里
出来后，是怎么堂而皇之
地登上餐桌的呢？这个过
程，说穿了，也不复杂：第
一步是脱色，老板将我倒
入过滤机，加入一种“白
土”，产生化学反应，原本
的黑褐色转眼间变得清澈
透明。经过这样一番“转
身”后，我很容易逃脱卫生
部门的检查；第二步就是
水洗，再把我倒进一个大
水池不停搅拌，去除杂质，

也是再一次脱色，我就和
纯正的豆油没多大的差别
了；而最后的一步是真空，
就是把我放进一个真空罐
加温，去除异味。经过这样
三道工序，我就摇身一变，
成了食用油，再通过特定
的销售渠道进入各大小餐
馆。
这十几年来，我可以

毫不夸大地说，你在餐馆
里吃 !"顿饭，就有
! 顿饭是用我做的
菜。虽然价廉物不
美，但许多唯利是
图的餐馆老板乐于
用我来烧菜，因为
可以多赚钞票。至
于有些大型快餐企
业，不经过净化，就
把那些炸东西使用
过的“老油”，重复
使用或添加一些新
油后循环使用，以

节省成本，也是很寻常的
事儿。有的正宗的制油企
业也会偷偷地将我兑入生
产的食用油中，反正老百
姓也不会去化验。
从表面上看，我的外

观和成品油差别不大，但
在内里，各位大概不晓得：
我的毒性胜过砒霜。这可
不是开玩笑。专家们经过
检测，发现我体内最可怕
的危害物是黄曲霉素。它
的毒性是砒霜的 !"" 倍。
你们一不小心吃了用我烧
出来的“美味佳肴”，会破
坏白血球和消化道黏膜，
引起食物中毒，甚至致癌。
吃了含铅量超标的地沟油
做成的食品，会引起中毒
性肝病等毛病。
最近，我的严重问题

引起了总书记的关注。他

在听取北京市市政管委负
责人生活垃圾处理情况时
问：“地沟油去哪儿了？没
有去搞麻辣烫吧。”那位负
责人回答，北京各区都建
了废弃油脂处理厂，每年
回收废弃油脂 !"万吨。这
几年来，各地都对我加大
了打击力度。
不过，有的专家为我

说了几句公道话：“地沟
油是用错了的资源，加以
合理利用，可以成为很好
的生物能源。”现在政府
的钱不是花在吃上，而是
花在对我的处理上了。我
还是很感激政府给了我
一个“重新做油”的机会。

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毕竟
是一种油，是一种能源。
把我一扔了之，也是浪
费。科学家经过研究发
现，可以经过一系列的精
密处理，能把我变成汽油
或柴油，让我飞上天或乘
汽车。从今年起，上海将
加速餐厨废弃物的利用
率，将我转化为生物柴油
供本市公交车使用。目前
上海已有公交车开始应
用这种含有 !"#餐厨废
弃油脂的混合燃料，到今
年年底，上海将有千辆公
交车能“喝上地沟油”。这
样，我总算也能为社会主
义建设出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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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子
李星涛

! ! ! !冷子是粥。真
正的冷子只有在小
满和芒种这段时间
里才可烧熬出来。
冷子制作的原

料是新鲜的麦粒，而且是灌浆不久的麦粒。这时候的
麦粒身子冷青，手感疲软，颜色发亮，掐开刚冒白汁。
倘若用隔年的麦粒来做冷子，其汤色和味道都要比
当年的差远了。先从麦地里采收回一些麦穗，揉搓出
麦粒，簸箕里扬去麦屑，直接放进自家小石磨里拐
磨。磨出的稠嘟嘟麦浆放进锅里，加点水，熬出的粥
就是冷子。麦粒只磨三遍做出的冷子叫大冷子，麦粒
磨上六七遍熬出的叫小冷子。
大冷子汤色青黑，较为冷清，喝起来寡汤沥水

的，但汤里刚磨烂的麦粒吃起来，不仅肉筋，而且还
带有嫩麦粒特有的甜腥。小冷子呢，汤色青黄，黏稠
而富有质感，喝起来滑溜溜的，带有淡淡的水腥味。
无论是大冷子还是小冷子，都必须用文火慢慢熬上
半天。只有这样，麦香味儿才能被缓缓释放出来，形
成冷子清爽微甜的口感。也有人喜欢将磨好的麦浆
发酵半天，这才熬制成冷子，其味稍酸，后尾上扬着
麦芽的清苦，口感更是清朗。
冷子本是家乡父老于青黄不接之时用以度过饥

荒的稀粥，未想到竟会渐渐演变成淮北平原上独特
的美食。上周五一回家，听到二婶家
小石磨“呼呼”转动的声音，禁不住
唾津潜溢。中午，我特意从二婶家盛
来一大碗大冷子，直喝得满头大汗，
却稀稀溜溜不肯住嘴。

遍
地
油
菜
花

龚
伟
明

! ! ! !去年年底，马鞍山长江大桥连贯安徽江苏，让我们
来回节省了不少时间。今年大地回暖，原先萧瑟的长江
南北大地，开始泛绿。三月里，有一天过桥，我忽然发现
车窗外，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黄色引人注目，不用猜，就
是油菜花了。

每月经过这里几次，在高速公路上忽略车窗外的
景色，我理解为审美疲劳。这遍地的油菜花，让我一下
子兴奋起来，如此赏心悦目，能够相伴一程，岂不美哉？
快哉？不由得想起某年某天特意赶到某地看油菜花，比
起铺散在沿途宽阔田野上的油菜花，那里的缺乏连绵
壮观的气派，只是名声大了点而已。
这一带沿途，几处山峦起伏，更多的是平原。油菜

花开得极盛极浓的日子里，有两样东西
在田野里也呈规模之势。一是麦田铺
展。我看方块的油菜花，长条的油菜花，
斜片的油菜花，几何形般镶嵌在麦田
间，又高过麦苗，风头是让油菜花出了。
二是桃花群开。自古文人说桃花羞如美
人脸，不可否认，粉红色是另一种美。不
过，若论气势，不及油菜花了。

过马鞍山长江大桥看沿途的油菜
花，是远眺，尽管匆匆，却可以感受坦荡
的豪情，我喜欢油菜花向天尽情释放的
气场。在我现在工作的县城里，油菜花
也随处可见。四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们
几位同事外出办事，汽车在乡间水泥路上行驶，看着两
旁金黄浓烈的油菜花，有同事忍不住开了车窗，要闻香
味。我们还看到几排蜂箱，盔甲一样穿戴的养蜂人正忙
着。蜂箱和养蜂人，让我们心田酿造着甜蜜二字。
我办公室窗前，马路对面有条小河。三、四月里，河

坡上也开出了一片茂盛的油菜花。经常经过，即使合上
眼帘，我也能够想起油菜花底部苍绿的老叶、葳蕤的茎
干、碎小的花朵，会想起一只蜜蜂悄无声息地在金黄的
花蕊中忙碌的情景。我还会想起冬季里，它们还是青青
菜叶时，沐浴着雨水、雪花和阳光，默默生长。春季水
大，小河流水盈盈。我们公司就矗立在小河旁边。可喜
的是，我们生产中产生的废水污水，每天经过污水处理
站处理后零排放，全部回用到公司再生产，保护了这条
小河，保护了附近的油菜花。
我写这篇短文时，公司对面河坡的油菜花间，不少

茎干上，花儿大多已失去踪影，布满了刀状般细长翠绿
的油菜子荚。我想，马鞍山长江大桥一带无数的油菜
花，也该凋谢花朵，结油菜子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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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梦
李冷路

! ! ! !羽妻啊！你离开我们已经整
整两年了，我和孩子们非常想念
你，时常念叨你健在时的一切。
我是刻意不敢回想你卧在病榻
上的吃力喘息、痛苦呻吟。我尽
量缅怀那些令人欣慰、欢愉的事
情，使之重新展现在眼前……

有次保姆小彭站在你床前
高喊：“太阳上床了，陈老师，起
床啦！”你却慵懒地说：“让我再
困一歇！”我听了非常开心，我本
想你卧病在床，动弹不得，筋骨
酸痛，该是桩难熬无奈的苦事，
你却用婉转的口气说“让我再困
一歇！”说明你睡得很香甜，怎不
令我非常慰藉。

我们的小女儿小妹，她的孙
女一岁$梳个桃子头，皮肤白皙，
口鼻端正，眼睛明亮，非常俊美。
有天，小妹抱着她到你床边喊：“姆
妈，小毛头来看侬啦！”你似乎睡眼
惺忪，惊醒了，瞅着，非常激动地
说：“喔，小毛头真好白相，小毛头
真好白相！”这两句话却传递了你

具有强大磁力的爱心。
有一天晚间，我和女儿们一

起看电视，见一宣传销售虾饼的
广告，看到那些黄澄澄流油的虾
饼，我不由自主地说：“这种虾饼
真好吃。”想不到卧在床上的你
紧接着用软糯的吴语说：“格末，
拿点来娘！”我听了更加高兴，你
原本是吃半流质的，现在也想吃
虾饼，说明你食欲
在增强，康复在
望，我们全家怎不
颔手称庆。
可是，天不从

人愿，%"!% 年 & 月 &! 日你竟不
顾我们的万分伤痛，倏然离开我
们走了！我要重温我俩那种形影
相随、书画互娱的温馨生活，只有
在梦里去追寻了。

可是你竟杳如黄鹤，在上界
不知你云游到哪里去了，迟迟不
入梦。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

影”这种凄苦情状，有了转机，大

概你倦游归来，今年倒有几次相
聚的梦景，我时常咀嚼回味，以慰
我衰年丧偶的枯寂心灵……

! 月 !' 日晚保姆帮我换被
褥，换上你时常盖用的四件套，粉
红底色缀有牡丹图案，显得艳丽
吉庆。那晚，我觉得你就睡在我
右边。忽然，你说要解手了，我就
帮你开电灯，呱嗒呱嗒两下开不

亮，我说：“电
灯坏脱勒，你
就摸黑去上厕
所吧！”你掀被
起床趿着拖鞋

走了。你竟没有回来，我一急就
醒了，原来是一场春梦。

%月 %日晚，我梦见我们两
人一起吃饭，也不知在食堂还是
饭店，你盛的那碗饭高耸起来，四
周还贴上几片饭，我看了惊呼起
来：“啊哟，你不能这样吃的，莫怪
要生糖尿病了！”

我向来不吃肥肉的，这时嚼
着一块走油肉，连说：“蛮好吃格，

蛮好吃格。”%月 %!

日梦境：大雨滂沱，
我左手挽着你的腰
右手撑着断了一根
骨子的破伞，把好
的一面遮住你的身躯，我们切察
切察踏着水街走回去，很开心。时
钟响了一下，我惊醒过来见是早
上 (：&"，自嘲怎么白日会做梦！？

&月 %!日春分，那晚我梦见
我俩住在一个白璧无瑕的亭子间
里，窗外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室
内画桌上摆着一盆盘根错节的枸
杞藤，枝叶繁茂，果实艳如红宝
石。你刚画好一幅带露牡丹，我帮
你写题款：“春光入苑花容艳”还
写了“甲午初春陈羽画”盖上你的
名章，右下角盖扬州祝竹先生赠
刻的押角章，文曰：“丹青不知老
将至”。意思是说你酷爱丹青，心
灵是会不知老的。诚然，你是我心
中永远年轻的另一半。
殷切期待你频频入梦，别让

我翘首遥盼啊！

井冈山的小姑娘
宋 利

! ! ! ! 黄洋界，!)%' 年 '

月，就是在这片林海之
中，红军将士和井冈山的
民众取得了以少胜多的
伟大胜利。我拾级而上，
忽地，一股微风，一个小
姑娘跑了过来。她大
约八九岁，脖子上系
着鲜红的红领巾，手
里拎着一个装满空
塑料瓶的袋子，脸上
道道汗迹。啊，她是奔我
即要喝完的“娃娃哈”瓶
而来。我大口喝尽剩下的
水，将空瓶子给她，她腼
腆地笑笑，轻声说：“谢谢
叔叔”。然后，飞跑过去。
我望着小姑娘的背影，发
现她竟赤着双脚。

*月的黄洋界，烈日
炎炎，骄阳似火。阵风吹
来，热浪滚滚，无处可藏。
我一手摇着扇子，一手拿
着新启开的“娃娃哈”水，
气喘吁吁地登山了山峰。
看着当年模糊的战壕，眺
望山的对面，眼前浮起了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
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
自岿然不动”的历史画面。
多么英勇的红军战士啊，
多么坚定的井冈山民众
啊，是他们使井冈山的星
火，燎原了全中国。

从黄洋界下山，又见
到那个小姑娘飞跑过来。
还是那条红领巾，还是那
双赤脚，唯有变化的是那
张小脸上的汗迹连成了

片，不知用手摸了多少次。
我又将喝尽的瓶子给了
她。她仍是腼腆地笑笑，
轻声地说“谢谢叔叔”。趁
她蹲在地上捡废弃的塑料
瓶之机，我问她“捡这个做

什么？”她说“换钱。”“换钱
干什么？”我问。“你猜？”
她那黑黑的眼睛一闪一
闪，显得十分神秘。我看了
她那双赤脚，急切地问“你
为什么不穿鞋呢？”“这还
不知道”，她睁大眼睛说
“爷爷说走山路最磨鞋。”
说完一蹦一跳地跑了。

傍晚，在停车场我又
遇到那了小姑娘。她用一
根一米多长的毛竹挑了两

大包塑料瓶。我赶紧走了
过去，拿出 !""元钱说“小
姑娘这些瓶子卖我吧。”她
咯咯地笑了，“叔叔，这才
能卖 !&元 !毛。”我说“这
钱给你了。”她立刻紧张了

起来，板着脸说“爷
爷说，不能要别人的
钱。”说完甩头而去，
两大包瓶子随着身
体的摆动来回摇晃，

她那矮小的身影迅速消失
在林海之中，唯有那红领
巾一跳一跳，似一团火。

宾馆丰盛的晚餐，我
没有一丝胃口。那个小姑
娘始终在我眼前或隐或
现。我责怪自己，在停车场
为啥没有给她买双鞋呢。
这种责怪一直持续至今，
成为我了却不下的心病，
偶尔那个小姑娘还在我眼
前或隐或现。

细
节
决
定
成
败

谈
芳
波

陶宽汝
丈量

（三字高校用语）
昨日谜面：白前

（影片）
谜底：《在云端》（注：

白、云，说；前，前端。谜面
为中药名）

春雨孕绿
陈光新

! ! !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
满眼新绿，真是一场春雨
一场新。清晨进到公园里
晨练，水泥小径上还存有
雨后的积水，泥土地上湿

漉漉的，小草为大地铺上了绿色的地毯。
当我来到那几株高大的白杨树下时，听到树上传

来喜鹊的“呱呱”啼叫。记得十几天以前，白杨树先是
长出嫩嫩的叶芽。嫩叶一天天长大，半个月以后就把
喜鹊的爱巢给完全地隐蔽起来。此时，喜鹊夫妇正在
其中安享甜蜜爱情，孕育新的生命。


